
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棵
树没有随着远去的岁月远我而去。相
反，它随着时光的脚步向我越走越近，
它在我的心里耸立着、葱绿着。

1981 年 8 月初的一天，我前往莫
干山芦花荡参加省作协召开的诗歌年
会。记得那天下午会罢，应著名诗评
家骆寒超先生之邀，我和亚洲等五位
诗人走进芦花荡的小会议室，大家兴
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诗和当代的诗歌
现象。突然，窗外电光闪闪，雷声隆
隆，转瞬间乌天黑地、狂风大作、墨云
翻卷，在一次次炸响的霹雳声中暴雨
倾盆而下——不，宛如天河决口，大片
大片的瀑布冲泻在莫干山上。

我久久地临窗眺望，看见山上的
树被狠狠砸下的响雷压弯了腰，随即
又直起，发出一声巨响，似乎将雷反
弹甩入深谷。有一棵树在震耳欲聋
的雷声中，东倒西歪，忽而拖地，忽而
刺天⋯⋯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奔突
着。这是一支笔，一支刚收紧又放
开、刚腾挪又撇捺的笔，是张旭、怀素
的笔！一千多年前的笔仍在狂！仍
在颠！这支在狂风暴雨中飞动的笔，
使我想起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笔下
的“粗头乱服”四个字。

我觉得此树似在隐现嗜酒如命、
深醉时挥毫大吼，并将头浸入墨汁书
写的张旭。

此刻，他在色如宣纸的天幕上书
写什么？每每看他的字帖，我总觉得
他一定是个非常灵动、灵敏的人，是个
大开大合、气度不凡的人，是个潇洒磊
落、倾情于笔墨的人。古人刘熙说得
好，“观其人莫如观其草书”，他用他的
草书勾勒了他，且凸显了他在狂草时
达到的物我两忘的高光状态！唐代的
文化高峰就是因他的“狂”更为高峻，
一代代书家就是因他的“颠”五体投
地、服服帖帖：他的草书动静交错、跌
宕起伏，那些动人心魄的阳刚线条宛
如金蛇狂舞。

烟雨弥漫中也隐现着另一个书
圣。我自然想起“幼而事佛，经禅之
暇，颇好笔翰”的湖南零陵人、草书被
后人称之“狂草”的怀素，我对他苦苦
练字、在书山跋涉的超拔精神，久久
地、久久地边浩叹边折服。试问，有谁
能像他因买不起纸，在木板和圆盘上
练字，后又在寺院附近的荒地上种植
一万多株芭蕉树，在蕉叶上书写。为

了不剥落、节省叶子，居然站在芭蕉树
前对着鲜叶挥毫，一年四季任太阳烧
烤，任寒风刺骨，任手肤迸裂？有谁能
与之比肩——像他那样视书法艺术为
生命的唯一？

此刻我沿着怀素的线条掉头前行
——走向唐代，看看狂僧怀素的模样
和他如何行走，看看他如何挥毫，是否
缓则雅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
兔掷；看看他在书写中的狂态，他的笔
法是怎样收放启合、随心而动；那墨迹
的深浅浓淡如何酌情而染，看看他在
苍虬涌动、跌宕起伏、意韵漫溢的行笔
中，如何释放自己纯真、豪放的情怀。
也要问问他如何直追“二王”，心慕张
旭；问问他手中的笔，如何由性由情由
一颗心去运转、去飞动；问问他在书法
诸多“体”与“类”中，为什么独独钟爱、
沉醉于草书。

雷声渐渐远去，暴雨渐渐收敛，狂
风渐渐减弱，如浪的墨云成堆成堆地
堆在天的远方，灰蒙蒙的天色在风的
吹拂中亮了起来，整个大山终于归于
宁静，一片空明。

我面对那棵恰似笔头朝天又恰似
人影的树，想：也许狂草的精髓不在于
表面的张狂，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

“静”和“空”。大文豪苏东坡说得好：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不是吗？
一颗浮躁的、势利的心，能自由自在纵
横驰骋吗？情不能专，墨能畅吗？神
不能凝，笔能狂吗？“颠”张“狂”素告诉
我们，欲让笔墨酣畅淋漓、线条随意变
幻，只有在情纵神驰中才能得之、才能
完成。

转瞬，我的思绪回到了诗歌，作为
诗仙的李白，作为诗圣的杜甫，他们所
以能写出“狂颠”史册的伟大作品，难
道不与他俩的心境空明有关？

我对自己说，书法也好，诗歌也
罢，绝不是谁都能狂、都能颠的！有
些人的“狂”和“颠”，是一种无知，是
一种可笑。它既不能让观者审美，又
不 见 作 品 中 的 情 感 表 露 和 深 厚 功
力。能狂，且狂起来；能颠，且颠起
来，如张旭和怀素者，是惊人的天赋
和惊人的艺术修养作保证的，是让自
己始终保持心灵世界的纯净、纯真和
空明！当然，我也问自己：我的心灵
世界呢？那些喧嚣、那些功名利禄，
是否尚未近身便在心灵的远方烟消
云散、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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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现了唐代书圣

周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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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因其冰清
玉洁的气质而极具感发人心、激荡性灵
的催发作用。《九峰雪霁图》为八十一岁
的黄公望在大雪中所写。奇的是，画止
雪亦止，“亦奇事也”。

清人吴升在《大观录》描述此画：
“山峰纯是空勾⋯⋯林树用破笔作枯
株，而坡石点苔，更不着一完笔⋯⋯一
片精彩，神来气来作也。”

巧了。
作家兼书画家郑竹三先生，老家在

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2023年1月，他
发信息给我，说，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可能画的是汤溪九峰山，邀请我去实地
考察。

之前，我看到的主流观点，《九峰雪
霁图》的画境是在上海松江。理由就
是，松江有九峰三泖之说，黄公望在松
江又多有行迹。

2 月，经郑先生介绍，我与金华市
汤溪新乡贤联合会邱开祥会长互加了
微信。很快，他发给我一张摄影图片，
是他们新乡贤会的会刊《九峰》封面。
图中山貌酷似《九峰雪霁图》画境，令我
惊讶，也激发了我要去实地看看的兴
致。2017 年夏，我曾到松江采风，但是
没有看到类似《九峰雪霁图》的山景。

松江的山不高，据说，最高只有 100 来
米，九峰也散在各处，没有层峦叠嶂、崇
山峻岭之貌。

我去电邱会长，建议他查查老县
志，能否发现有关黄公望及此画的史
料。同时，经郑先生联络，我决定 3 月
10日至11日，赴汤溪九峰山实地考察。

3月9日，邱会长发我图片，是乾隆
年间《汤溪县志》上的一幅画《九峰山
图》（汤溪历史上设县，1958 年撤县，并
入金华县），此图只是线描地形图，但是
山形地貌、构图布局，与《九峰雪霁图》
几乎同一画境，只是角度稍有变化而
已，地形图稍为侧峰一点。

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于是，10
日下午到达金华市里，与邱会长等人见
面，夜宿市区。次日上午，即去四十多
分钟车程的汤溪九峰山。

进山不久，迎面就是一柱丹崖岩
峰，也即《九峰雪霁图》中的主峰，旱地
拔葱，红色悬崖，状若莲花，峰顶有土，
树木丛生。这，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从左手山峰，绕行至主峰，有九峰
禅寺，寺后，有大平台，岩中有巨洞，洞
口上方，刻有四个大字“九峰仙洞”，落
款万历乙酉陈茂骛所书。陈茂骛是明
朝万历年间汤溪知县，在位八年，福建

闽县人。
查《汤溪县志》，东汉时龙丘苌隐于

此，晋朝时道学家葛洪在此炼丹；唐朝
时，贯休在此出家。可见，此地不凡，历
来为道佛胜地。

九峰禅寺的永续和尚，为我们介绍
了不少史上掌故。他也说，葛洪炼丹之
炉，就在此洞中。

我进岩洞走了一圈，有三个洞厅
相连，每个洞厅均有近百平方，洞厅高
度愈进愈低，高处，人皆可直立行走。

“居住条件”宽大便捷，颇为惬意。想
当年，葛洪在此炼丹，硬件设置非常可
观。

继续沿山道上行。不远处悬崖
上，也有一洞，但离地面有十多米高，
洞口刻四字“列仙洞天”，但无落款，不
知何人何时所刻。洞天者，乃道家之
谓也。黄公望在富阳的庙山坞隐居
地，即自额“小洞天”。道家以为，天下
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
地，洞天福地，即为道家养生所居之胜
地。

绕过一个山峰，丹霞地貌更加开阔
呈现，石柱丹崖，群峰耸立。我强烈地
意识到，已进入《九峰雪霁图》的画境深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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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疾病搏击了 112 天，老战士最
终未能将布满弹孔的战旗插上山顶，
轰然倒下，化作了永恒山脉的一部
分。4 月 22 日 12 时 20 分许，父亲与
我们永别，享年95岁。

《庄子·大宗师》云：夫大块载我以
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辛劳、勤劳、耐劳、善劳是父亲一
生最鲜明的写照。父亲早岁家贫，在
茅屋里出生，在林莽里成长。排行老
三却被压上老大职责，16 岁曾与祖父
外出谋生途中染上天花。此乃当时不
治之症，虽侥幸逃过一劫却成为日后
父亲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落下气
管炎病根。

成年适逢国家有难，朝鲜战争爆
发，1951 年 4 月，22 岁的父亲毅然听
从祖国召唤，瞒着双亲报名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经历大小战役生死考验
及战后朝鲜重建，火线上入党，部队里
扫盲，出征 4 年 11 个月，荣立三等功。
其间一役卧雪洞三天三夜，成了其晚
年又一大困扰的双腿动脉硬化诱因。

1958 年夏，奉调参建新中国第一
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安江水电站，三
年困难时期又响应国家号召精减下
放，从此后半生被牢牢锁定在农民身
份上。回乡后父亲成为村里第一任农
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第一任生产大队
队长，而后又率队赴深山老林开辟畜
牧林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养羊数百头、
造林近千亩，场长一干就是十七八年，
多次荣获全县先进典型。

改革开放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父亲农活“好把式”得到
全面释放发挥，他承包的责任田总是
产 量 最 高 、种 植 的 庄 稼 总 是 长 得

最棒。
直到 80 岁后子女给他在县城买

了“洋房”，父亲才真正过上了有史以
来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尽吃尽玩”生
活。他也很会享受晚年的安逸，虽不
打牌也不搓麻，但乐于读书看报、莳花
弄草、摆弄手工、喝茶养生。

2020 年 10 月，92 岁的父亲喜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2022 年 7 月，94 岁的
父亲又喜获中共中央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
是一座山。历史的沧海桑田，只有深
深地耕耘过才会感知其中之苍凉；时
代的喧嚣巨变，只有切切地卷入过才
能体味个中之滋味。

我想，父亲应是家族同辈中历史
感、时代感、使命感最强烈的中国农民
了，九十多年一路走来，任雨雪风霜只
素心以待实属不易，真可谓是志闲而
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者也。

概而言之，他应该是那代人中既
最受苦受难，又最幸运幸福的典型。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父亲的一生应该
是心满意足了吧。

父亲有气管炎基础病，今年春节
前，一场大病将其肺部摧残得满目疮
痍难以恢复，期间曾三次住院、一次入
重症监护室。

然而，父亲非常自强自律，始终心
清身洁，出院后仍坚持在病榻上做手
脚抬举运动。甚至临终前仍未意识到
大限将至，正要吃午饭准备再去住院，
但120上门仅五六分钟却发现父亲已
无心跳，亦可谓是安详而归。

父亲，你安息吧！

永别了永别了，，老战士老战士
朱方洲

艺文志艺文志

回家后，我一直在找相关史料，以及
图像分析，现梳理如下。

一、《九峰雪霁图》画面特色
前文已有所述，画中山形丹崖岩峰，

此为地质丹霞地貌之特征。而松江之山
形相去甚远。

乾隆朝《汤溪县志》中的地形图《九
峰山图》与《九峰雪霁图》之画境高度相
似，惟角度略有变化而已。

二、黄公望的题识解读
全文是，“至正九年春正月，为彦功

作雪山次，春雪大作，凡两三次，直至毕
工方止，亦奇事也。大痴道人时年八十
有一，书此以记岁月云。”

1.黄公望开笔《富春山居图》是至正
七年，至正十年时题跋，说，“阅三四载未
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
尔”，而画《九峰雪霁图》是至正九年，正
是他自谓“云游在外”的时间。因此，从
时间上来看，符合黄公望自己的说法。
汤溪在富春江上游不远，如乘船到兰溪，
去汤溪仅十公里，已很方便。也就是说，
八十岁左右的黄公望，在时间和地理上，
都有可能“云游”到汤溪。

2.此图“为彦功作”，彦功者，即班惟
志，字彦功，今河南开封人，诗人、书法
家，至元三年（1337），为平江路常熟州
知州；至正初，为江浙儒学提举司提举，
后卒于杭州。从其行踪可见，他与黄公
望有不少相互交集的点。

3.非常重要的一处断句，即“为彦功
作雪山次”，还是“次春雪大作”？

我认为，应该是前者，次在此处，即
舍也，意为临时住宿。后世不少画家喜
欢在落款时写上“时次”“旅次”或“客次”
之类的词，说明是在旅途中的住宿。“雪
山次”，也就是说，黄公望在此雪山中的
临时住宿，雪中临时的山居。而画中，正
有两组房舍，分别在主峰左右，房舍有多
幢，其中就有黄公望自己的临时住宿。
说明他只是“云游”，而非长住。

4.黄公望没有给画取名字，就如《富
春山居图》一样，他自己并没有命名，《九

峰雪霁图》是后人所冠。
元末邵亨贞《蚁术诗存》卷七中，有

《一峰道人画九山雪霁》诗，首句是“大雪
漫空暗九山，晋人遗迹杳难攀”，可以确
定，邵诗所吟即此图，他的诗题称“九山
雪霁”，意同“九峰雪霁”。至于《九峰雪
霁图》为何时何人首题，我现在能找到的
史料，是明朝董其昌，他在一个仿本的诗
塘上，题有《九峰雪霁图》五字。董其昌
是松江华亭人，是否容易令人误解，此汤
溪九峰成了松江九峰，也未可知。

邵亨贞（1309—1401），元代文学
家，字复孺，云间人，曾任松江训导。他
与黄公望相友善，黄公望的《富春大岭
图》就是送给他的。

邵亨贞的这句诗很重要。因为点明
了画中有“晋人遗迹”，此“晋人遗迹”所
指谓谁？很显然，是晋人道学家葛洪。
前文所述明万历陈茂骛所题“九峰仙洞”
之处，即是葛洪炼丹处。

邵氏此诗之重要性，不仅点明了画
中有“晋人遗迹”，还印证了黄公望来此
处的一个理由，因为黄公望本人是全真
教道士，他慕名前来谒访前辈道家名迹，
自然也是名正言顺之事。

三、黄公望到过汤溪九峰山吗
元朝夏文彦《图绘宝鉴》在介绍黄公

望时，开头就写道：“黄公望字子久，号一
峰，别号大痴，浙江衢州人。”（见崔卫《黄
公望》2006年版）

夏文彦是黄公望同时代人，又是松
江人，他的说法，应该可信。并且，黄公
望过从甚密的好友杨维桢，还为此书作
了序，说明也认可“衢州人”的说法。当
然，杨维桢和黄公望在富阳相处多年，因
此在杨维桢的文章中，称“大痴哥，富春
人”，富春即富阳。可见，黄公望云游在
外，何处落脚，很容易被称作何处人。

但是我一直奇怪，黄公望怎么会是
衢州人呢？

这次实地考察，又查阅了乾隆《汤溪
县志》，我忽然明白了此中玄机。

县志“九峰山图说”条目，可读出下

列信息：
1.龙游山即龙丘山，即九峰山，东汉

名士龙丘苌隐于此。
2.龙游山原属龙游县，明成化时划

割给汤溪县。
3.山中有葛洪（字稚川）炼丹炉。
查龙游县历史：
五代吴越宝正六年（931），吴越王

钱镠以县邑丘陵起伏如游龙状，遂改名
为龙游；

元朝，隶属江浙行省衢州路，元至正
二十六年（1366），改龙游府为衢州府。

明成化时，九峰山划给汤溪县，而汤
溪县属金华府。

如此，就清楚了，元朝时，黄公望时
代，汤溪九峰山属衢州路龙游县，而龙游
县一度改为龙游府，后来又改为衢州府。

那么夏文彦的记载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黄公望曾住衢州路龙游县九峰山，
所以就成了“衢州人”。

并且可以推测，黄公望“客次”九峰
山的时间不会太短，根据黄公望“阅三四
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
故尔”的说法，即在至正七年到十年之
间。如果只住数月，很难说他是“衢州
人”了。

另外，从元人郑元祐的诗中，也可找
到黄公望客次汤溪九峰山的佐证。

郑元祐（1292—1364），元时名人，
与黄公望（1269—1354）同时代。早年
居钱塘，后侨居吴中四十年，晚年命名其
文集为《侨吴集》，集中有《黄子久山水二
首》，其一云：

小黠大痴谁复然，
画山画水亦随缘。
悬崖绝谷喷流泉，
此中即是安养地，
九品莲华光烛天。

（此诗现存五行）
诗句证明，黄公望选了一处“安养

地”，山形如“九品莲花”，此地“悬崖绝谷
喷流泉”，所写之景，俨然汤溪九峰山也。

综上所述，画境与实景相合，大痴又

曾作“衢州人”，在九峰山有“安养地”，因
此可以确认，汤溪九峰山，确乃黄公望

《九峰雪霁图》之实景地。
并且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丹崖

玉树图》之画境，可能也在汤溪九峰山，
所谓丹崖者，乃丹霞地貌也。

甚至黄公望的《快雪时晴图》也值得
探讨，因为画中山形也具有丹霞地貌之
特征。此画有黄公望多位友人题跋，但
惟一署明年款的，是元朝婺州路（今金
华）义乌人黄溍（1277—1357），他的跋
文中，有“至正五年九月二十日黄溍观”，
因此，至正五年即为此画创作之下限。
黄溍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不附权贵，
被誉为“冰壶三尺，纤尘不污”，号冰壶外
史，与黄公望交谊匪浅，世传有黄溍至正
十二年临《富春山居图》的本子，我在上
海一次拍卖会上见过这个本子。有清人
高士奇和民国张大千等人的题跋，对背
后的故事亦有所涉猎。拙著《未解富春
山居》对此有所记述。但是对两人的交
往时间线，尚未梳理。那么黄公望在之
前就有可能到过汤溪九峰山。他 24 岁
开始任浙西廉访使书吏，直至 40 多岁，
元时浙西是指江浙的大部分地区，当然
包括衢州和婺州（金华）这一带，因此这
里也是他的工作属地，从理论上来说，他
应该到过汤溪这一带，更何况他的书吏
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年多，他有充足的时
间，走遍浙西大地。

通过此次考察和考证，结合我对《富
春山居图》实景地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黄
公望的确是非常重视写生的山水画大家，
他的画境，往往有可资对应的真山真水。

很遗憾，他为写生而特制的那只装着
文房四宝的防雨“皮囊”，后世画家慢慢丢
掉了；他在富春江边遇雨仍痴痴站立、痴
痴观察的那块“雨淋岩”，也找不到了。

九峰雪霁九峰雪霁 画境何在画境何在
蒋金乐蒋金乐

上篇 汤溪九峰山考察

下篇 《九峰雪霁图》考证

金华汤溪九峰山实景

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